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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毛岸英巧改《国际歌》译词
    1950年10月上旬，毛岸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了朝鲜后，被安排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做俄文翻译。

    一天，彭德怀听说毛岸英在连队教唱《国际歌》时，发觉歌词拗口，战士很难理解，他想请示一下领导，是否能将原先的译文稍作改动。毛岸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这里的“罪人”译得不准确，甚至适得其反，不如改成“受苦的人”。又比如“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似觉过于自卑和自贬，还是改成“一无所有”，直截了当，形象生动，主题鲜明。

    彭德怀听了，一边对比哼唱，一边反复推敲，连声说道：“顺口，易唱，让人更加明白、便于领会！”

    彭德怀反剪双手走了两圈，突然站住，用手一指毛岸英，半当真半开玩笑地说：“你小子竟敢动《国际歌》，真可谓胆大包天了！”

    毛岸英怵住了，半晌才答道：“其实，我只是私下说说。彭总的指示，也不无道理。”

    彭德怀连忙摇摇手：“我也只是天马行空，信口开河。不过，你改得确实有道理，我彭德怀坚决支持，一定向国内有关单位提出建议。”

    彭德怀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后来，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毛岸英的意见，对《国际歌》的歌词作了重新修订。

【本刊专稿】
解放沧州英雄赞

刘  政
    血战沧州、解放沧州的往事，忆记至此，那些人民功臣的英雄业绩，那催人泪下的赤胆忠心，犹萦回于脑际，跳动于笔端。1987年，沧州地委、沧州市委举行沧州解放40周年纪念盛典时，邀我与会，我曾亲眼目睹、亲耳聆听过当地党政军民对英雄们的怀念与敬仰。我想，在这里略记其一二，或许不无意义吧！

    他是解放沧州战斗中的特等功荣立者——特等战斗英雄、十六团一营三连副连长李国英。

    1947年入夏的一天，夕阳潜入山中，繁星闪烁着微光。我几路大军经过8天急行军，已分别进驻沧州城四周农村待命。

    在一间不大的破瓦房里，灯光忽闪中，十六团谷恒赢团长侦察沧州城敌防之后归来，正皱着眉头，陷入沉思：登城突击队长由谁担当好呢？他燃起纸烟，一会儿坐下，一会儿来回走动，脑海里不断映现出一场场战斗中的英雄形象。

    那是1946年10月2日深夜，孙村战斗紧张激烈。只见爆破成功后，烟雾中突击队长率全排队员冲过敌人据点外围的大沟，连克几座房院，打得敌人丢枪弃炮，仓皇窜进炮楼。说时迟，那时快，窜逃的敌人已来不及拉起吊桥，竟被我插进敌群的突击队登上了炮楼，为后续部队全歼守敌立下首功。

——这段往事的映象便是十六团二连二排排长李国英及其英雄战士。

    门外一阵脚步声打断了老团长的沉思——副政委走进来，兴致勃勃地说：“刚才三连副连长李国英侦察地形回来，向团党委要求，非当登城突击队不可。我看就让李国英担任登城突击队长吧，你看呢？”“好，我也正想着他。”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经过历次战斗，毛主席的这段话已成了李国英克敌制胜的座右铭。当部队在沧州城外隐蔽下来之后，他就先后6次分别带领排长和战士去侦察沧州城的地形、敌情和火力分布。这时，李国英正组织其15名登城突击队员开“诸葛亮会”。他启发大家说：“这回是我们第一次打攻坚战，没有经验。据首长交代，守敌刘佩忱及其手下都是日伪时期的老反共分子、铁杆汉奸，射击技术较好。我们要好好思谋思谋。思想不轻敌，战术上充分准备好。比如，战斗打响后，如何保证登城的突然性；怎样在敌人鼻子底下把登城的梯子既隐蔽又迅速地运上去……。”

会场表面上的寂静，正是队员们紧张的思索。霎时间，一个个问题，一串串对策，一套套议论，摆开来。

    “咱分头动员老乡掏通山墙，为隐蔽运梯子开通道。”排长周振汉说。

    “临城墙根下那堵又高又大的影壁墙，不扒掉它，到时难以通过；事先扒掉它又怕惊动敌人，怎么办好？”

    “可不可以先在影壁墙下掏个洞，塞进炸药，战斗一打响，就……”

    “好，好!”没等于冠军说完，大伙儿就连声叫起好来。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原来是谷团长和陈指导员来了。谷团长没进门先问道。李国英把大家的计谋汇报后，谷团长满意地称赞，尔后又提问：

    “要是梯子被打断了怎么办？”

    “我们准备搭人梯。”李国英答。

    “好！你们这次登城困难一定很多，要多想几手。希望你们勇敢、坚定、沉着、机智、灵活地完成登城任务，为大部队全歼守敌打开突破口！”

    谷团长走后，李国英立即找来房东徐大娘商量。白发苍苍的老人，听说部队攻城要掏通她家的墙壁，便激动地对李国英说：“孩子，看你说的。你们打刘佩忱，别说是掏我的墙，就是扒我的房子我也不心疼！我知道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咱的亲人。刘佩忱，这伙土匪！……”老大娘说着说着，掉下眼泪来。原来她一家7口人，有6口被刘佩忱匪徒害死，现在就只剩下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了！老大娘的话使全体突击队员怒火如炽。

    6月14日，晚7点，在雷雨交加中，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我军的炮弹像冰雹一样倾泻到城墙上，被炸塌的敌人工事四处横飞。沧州城笼罩在烟火之中。突击队早已炸倒了影壁墙。李国英大手一挥，突击队员犹如十几只猛虎，抬着梯子，在枪林弹雨中扑向登城突破点，迅速把云梯靠上了城墙。紧接着李国英率领登城第一组攀梯登城。共产党员于冠军一马当先向着梯子的顶端攀登。敌人发现我军登城，发了疯似地以密集火力向突击队员扫射。被子弹击起的砖头瓦块雨点般打在突击队员身上。陈指导员带领一、三两排立即以猛烈火力掩护。敌我双方的枪炮声，震耳欲聋。登城突击队员们人人知道，这是解放沧州的关键时刻，是关键的一战。但就在这时，“咔嚓”一声，云梯被飞来的弹片砍断了。爬在最上面的于冠军摔了下来。

    “搭人梯！”李国英当即立断，口令余音未落，便亲自爬上断梯之顶，将身子往下一蹲，于冠军早已缘残梯而上，登上了李国英的双肩；跟着是王宗庆，越过残梯，蹬着李国英的脊背，拽着于冠军的衣服，爬上了于冠军的肩膀。这时，李国英猛地直腰往上一顶，稳稳地把两个全副武装的、足有300来斤重的战士顶了起来。

    可谁知道，痢疾病毒早已侵害得李国英面黄肌瘦，加上连日劳累，大雨浇淋，已使他体弱无力了。然而，部队的信任，人民的寄托，使这个钢铁汉子竟像座铁塔般屹立于人梯的最底层。

    刘佩忱的匪徒们似乎看到了这一切，便集中火力向勇士们打来。但瞬间便被我军火力压制下去。王宗庆趁此一瞬，在人梯顶端直起腰来，没想到离城顶还差一二尺远上不去。他急促喊道：“再往上顶一点！”李国英闻声心急如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于冠军竭尽全力，用双手把王宗庆猛然向上一托，王宗庆趁势一跃，扒住了城墙垛口，接着奋力一纵，上了城头。他立即向守敌扔出几颗手榴弹，趁着烟雾，把绳子一头拴在城垛上，一头甩下来。于冠军抓住绳子飞快而上。李国英急令二排长“指挥战士登城！”说完他和周计春早已拽绳登上城墙之巅，四人合力，消灭了附近守敌，为解放沧州打开了一个小小突破口。

    敌人见登上城头的只有四个人，立即以一排的兵力反扑。沉着机智的李国英立即将四人分成两组，各据有利地形。待反扑的敌人接近时，他们四人两组，将一排排手榴弹，一阵阵冲锋枪，向敌人打去，霎时间躺倒了20多个敌尸。然而，为时不长，敌人的反扑又起。这时，李国英正在为登城小组携带的弹药不多而苦思计谋，一抬眼望见敌尸堆中有一挺机枪正向他们射击。李国英心头一亮喊道：“周计春，压住敌人火力！”说罢，他乘机几个箭步靠近了敌人，顺手夺过了敌人机枪，掉头向再次扑过来的20多个敌人扫射，霎时十多敌人倒下，剩下几个逃之夭夭了。乘此之机，李国英等四个一边搜集弹药，一边接应第二组登城队员。

    正在这时，城西南角炮楼里的敌弹如飞蝗，如泼水，向小小的登城突破口打来。城下组织全连登城的陈指导员，组织火力封锁炮楼；李国英则想：自己要是把敌炮楼的火力吸引过来，必会加快全连登城速度。他刚要下令部署，王宗庆、于冠军两人都受伤了，七八十个敌人步步逼近突破口。在这危机时刻，李国英沉着指挥周计春用机枪封锁敌炮楼，自己端起第二组登城队员带来的轻机枪和三名队员一起对付反扑敌人。这时，受伤的王宗庆、于冠军不顾伤痛，主动向敌炮楼扑过去，用手榴弹消灭了炮楼敌人，尔后拽过刚缴获的重机枪，劈头盖脸地扫垮了第二次反扑的敌人。李国英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已登城的突击队员向敌人发起冲击。

    城头上的冲击在顺利进展中，第三组五人又登上了城头，并带来了营、团首长“巩固、扩大突破口”的命令。

    不出所料，刘佩忱这条恶狼果然又组织了一个多连的兵力，进行第三次反扑。这一次狡猾的敌人不仅蜂拥而来，而且学会了交替掩护前进。李国英看在眼里，计上心来。他命令周振汉率两个组正面顶住，自己带一挺机枪和几名战士，趁硝烟弥漫，向敌人侧面迂回，致使第三次反扑的一连多敌人腹背受敌，前后夹击，被一批批击毙在弹雨之中。最后一组三名登城队员一登上城头，便向溃敌冲去。

    李国英率突击队登城成功，保证了三连全部顺利登城。紧接着我各路大军如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漫过城墙，经过激烈的巷战，迎来了沧州解放。

    6月16日，晴空万里，朝霞灿烂。祝捷大会在城内举行。当戴着大红花的特等功臣李国英和他的战友们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当盛旅长宣布请李国英介绍战斗经验时，他一向高亢的嗓音哽咽了。他只说：“我这个被地主老财称为‘穷八代’的苦孩子，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是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智慧……”

    是的，1919年，李国英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南堡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39年参加华北抗日游击队，1944年入党。在六旅十六团（即现五九八团）任战士，班、排、连、营长和副团长等职。参军后，他经历了大小70余次战斗，先后荣立大功两次、特等功一次，并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1946年经领导机关批准荣获特等战斗英雄光荣称号）。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见到了毛主席。1950年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年被选为中国青年代表，出席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当年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身份参加了朝鲜祖国解放五周年庆祝活动。

    于冠军，他也是特等功荣立者——解放沧州的登城特等功臣。

    在战争年代，数经沙场的共产党员于冠军，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是少言寡语、善于思考的智囊；二是胆大心细、所向无敌的英雄；三是公而忘私、亲切待人的战友。

    1947年6月13日深夜，在突击队开“诸葛亮会”研究战术时，是他提出了隐蔽除掉障碍物——影壁墙的妙招；14日夜，攻城令下，雷雨交加，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是他同战友们抬起云梯，靠上城墙；尔后，又是他，第一个持枪荷弹，爬上云梯之巅。正在这时，敌人的炮弹、枪弹呼啸而来，密集如雨，竟从中间把云梯斩为两截，于冠军高高摔下，多处负伤。然而，当他听到突击队长李国英“搭人梯”的口令声时，他竟然从地上一跃而起，又是第一个爬过云梯的残留部分，双脚站于李国英的两肩上。接着，突击队员王宗庆攀梯、越人，又登上了多处负伤的于冠军的双肩。这时，于冠军只有一条神经，一个信念——登城！

    可哪想到，三个人叠高立于残留云梯的顶端，王宗庆还是够不着城墙头。怎么上去呢？于冠军问清还差尺八远，便向王宗庆喊道：“我托你上去！”说罢，他双手抓住王宗庆的双脚，排除伤痛，使尽浑身力气，一个猛劲儿，王宗庆趁势一纵，竟把他托上了城墙之巅。当王宗庆登上城头，用手榴弹消灭了附近守敌哨兵，拴好绳索，准备接迎登城战友的时候，敌人的火力一齐向这个小小突破口射来。于冠军喊了声“王宗庆隐蔽”之后，立即用树棍挑起了自己的帽子，让迷迷瞪瞪的敌人打了个够。当敌人枪弹暂歇时，于冠军、李国英、周计春才平安地相继缘绳而上。从靠云梯、搭人梯，到他们一组四人登城，不过是几分钟的事。

    李国英率领第一组突击队员登城后，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反扑，消灭了大量敌人。但在第二次阻击敌人反扑时，于冠军和王宗庆都中弹负伤了。就在这时，敌人的第三次反扑又开始了，城下、城上和炮楼里的敌人拼命进行火力封锁，七八十个敌人向他们逼进。见此情景，于冠军和王宗庆不顾伤痛，边射击边奔跑，一溜烟地冲进敌楼，炸死十来个敌人后缴获了一挺重机枪。接着，于冠军调过头来又和队长李国英一齐从敌人背后打了个伏击，从而完成了解放沧州登城首功的光荣任务。

    沧州解放后，1947年9月，趁我团战前休整时，于冠军请了一天假，回了一趟老家——河北省高阳县边渡口村。娘儿俩说合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来准备归队。行前，他从挎包里掏出一卷纸交给母亲说：“娘，这两样东西，请您要好好保存。我走了。”

    两样东西，一张是于冠军同志的画像；另一张是他的立功奖状。奖状上写着：

    “于冠军同志于爱国自卫战争中创立功绩，经评定为特功。望再接再励，功上加功，誓做人民功臣。

    右给此状

                                   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他的画像旁边写着两行蝇头小字：

    “沧州战役爬城特等功臣于贯钧同志”。这里写的“于贯钧”，是于冠军的原名。可能是因为他常打胜仗吧，同志们叫他于冠军，就成了他的正式名字。

    于冠军同志生于l926年，1945年参军。1947年9月的那天清晨，他离开老母亲归队。此后，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就在清风店战役中光荣牺牲了。他的那张画像，竟成了遗像。

    我久久地，久久地忘不了他。

    于冠军同志，人民的英雄，永垂不朽！

（作者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六旅十六团一营营长，离休前任解放军第六十六军军长）

【忆昔话往】

忆六十年代盐山县的“台排改”

阎书文
    1965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李先念副总理来盐山视察台田的消息，充分肯定了盐山县大搞“台排改”的成绩。

    那时，我在王金公社（现常金乡）工作。1965年2月26日上午接到县里电话说，下午有上级首长到姜家洼看台田。下午3时许，我和公社的全体干部，都在姜家洼台田工地参加劳动，遥见来了7辆小轿车和吉普车（那时县里没有吉普车），直达台田区停下。我和张立铎同志急迎上前去，各级领导下车后，由盐山县委代理书记（注：因当时各级书记都参加搞“四清”，故各级均设有代理书记）肖和同志一一做了介绍。原来是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和河北省代理书记阎达开同志于前一日即莅临沧州，据县领导介绍，26日早饭后由地委代理书记高汉章和阎国钧副专员陪同来盐山。上午即由县代书记肖和、副书记平景儒陪同，先到薛沃村看了台田，再转至东赵庄看县委搞的样板田。肖和汇报了全县搞台田建设的情况后，李副总理和省、地、县三级领导在台田工地就地合影留念。回县，午饭后，即来到姜家洼。先念同志衣着大氅，身体魁梧，满面红光，精神矍铄，使人肃然起敬。我就地作了简要汇报。当说到将底层生红土块翻上来，经过冻化便成为细颗粒粉状红土时，都很感兴趣，随从人员还就地取了沙粒红土准备带回去搞化验。我想，这大概是土质研究人员吧!车停姜家洼不过半小时，看完台田工程，由高汉章陪送李副总理和阎达开到乐陵去了，阎专员和肖、平两同志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搞丰产，保收成。话毕，便同车回了盐山。

    当年，我们盐山县搞台田，是颇有名气的。动手早，规模大，气势足，领导措施得力，对周围地区影响很大，近如德州、邯郸、衡水等地区，远至东北一些地区，在冬季来参观考察的络绎不断。从而引起了省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1965年12月15日谢副省长曾亲莅盐山视察指导。

    事情由来是，从1960年以来，连续三年的沥涝灾害，给盐山县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改造低洼盐碱地，争夺稳产保丰收已成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县委为改变盐山的生产条件，于1963年提出了“台排改”的战略措施。所谓“台”就是挖沟取土，抬高地面以抗涝；“排”就是挖渠排水，既是台田的配套工程，也是排水防涝的综合治理措施；“改”就是改造低洼盐碱地。同年春，县委首先以马村公社（乡）薛沃大队（村）为重点试验区，在盐碱地上搞成120亩台田样板，沟渠林路配套，台面围埂滤水淋碱。当年在沥涝灾害面前即显示出台田的优越性。于是，台田建设便在盐山境内普遍推广。

    当时我工作的王金公社姜家洼，是一大片纯红土地，土质虽肥，却连年沥涝绝收。但一提搞台田，农民都不通。他们说：“把底层的狗头胶泥翻上来，压盖在表层熟士上，三年不长庄稼了”。其实，红黑土地搞台田，在小营公社一带，早已是多年成熟的经验，既抗涝又肥田。农民是看现实的，在姜家洼看不到实在效益，总是不相信，只有搞出样板典型，才能有效说服群众。于是在常金五队和六队，发动社员，以试试看的态度，先搞了80亩台田。从底层翻上来的生胶泥土，经过冻化和风吹日晒，都变成了细颗粒型的粉状红土，撒在地面上有两寸厚，到第二年台田地里土松、苗壮，既没有遭涝灾，又无受草荒。“行!翻上来的生土，真长出好庄稼了！” 一试成功，解放了思想，为秋后大搞台田奠定了基础。

县委总结了几年来“台排改”的经验，确立了“三田建设”的总体设想，即低洼盐碱地搞台田，二流洼崖地搞条田，高上好地搞园田。制订了“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连片成方，搞大规模台田”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各级书记搞样板，全体干部搞台田”的领导措施，决定于1964年冬带领全县人民打一场改造盐山大地的台田战。所谓“统一规划”，就是各公社联片的大洼由公社统一规划，生产队之间的由大队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划好连方片后，首先设计出工作路和排水干沟，搭起台田的大框架，再在大框架里按统一标准设计台田方和台田沟，名为“先搭框子，后插棂子。”这样规划，就必须打乱生产的“四固定”土地规模，劳动力也必须统一指挥，搞成台田后，再根据各生产队的土地多少重新调整分配，根据各生产队的受益亩数和出工多少，以工算账找齐。台田大会战，既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又要有细致的思想工作与合理的政策配套，才能调动起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胜利完成任务。这样搞的好处是，既避免了生产队自己规划，自己搞，不能统一排水的矛盾；也为社会性大生产，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县委宣称：这次大搞台田的群众运动，是向大自然宣战，向土地进军，是彻底改变盐山大地的生产条件，也是彻底变更小农经济的历史陈迹实现大规模经营的革命行动。
为实现县委这一生产革命战略，代理书记肖和提前在马牛公社东赵庄规划出500亩台田方，亲自指导，搞了高标准样板，组织各公社书记现场参观。接着各级书记搞样板，全体干部搞台田的措施，秋收完毕即迅速推开。

    这年的11月6日至13日，县委以7天时间召开了三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县委主要领导首先在近千人的大会上检查了右倾保守思想，发动全体与会人员提意见，促使县委自身革命化，接着社社队队两级领导干部逐级检查右倾思想，听取批评意见。会议中间的10日下午，县委书记亲自带领全体与会人员到东刘庄参加搞高标准台田样板劳动，解放了与会人员的思想，坚定了搞台田的信心。会后，轰轰烈烈搞台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县掀起了高潮。

    姜家洼是由县统一规划的万亩台田方，并有县委常委李山亲临指导。关联到王金、孟店、韩集三个公社的土地，而王金公社的常金、孙金、张仁庄三个村就占有5000亩，大洼中心又是常金、孙金两村占地最多，所以姜家洼的台田工程首先在常金和孙金拉开了序幕。在县规划的框架内，以300米长、30米宽为一个台面，也就是每隔30米挖一条长300米的台田沟，沟宽1.5米，深1.2米，沟坡30度。按照统一标准，把任务落实到生产队，生产队再对社员按评定的底分（注：劳动底分即按每人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民主评议出劳动一天应记几分工，作为按劳分配的依据）分任务，按完成的数量记工分，一日一分活，一日一记工。

    红土地搞台田，土质硬，挖土难，特别是劳力差的妇女，一天下来，双手磨起血泡，叫苦不堪。有的生产队，不知是谁创造了人畜结合的办法。即先用牲畜顺沟犁地，再由人工起土，犁一层，起一层，够深度了，再由人工精细修整，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加速了工程进度。队与队之间还开展起竞赛。就这样干了20多天，两个村，27个生产队完成台田沟100条，建成台田面积1500亩。天冷地冻后，接着散土、平地、修整地埝。明年春开冻立即挖好排水干沟，修好工作路，不误适时播种。拟用三年时间，把姜家洼亩方田全部台田化。

    从60年代中期以后，沥涝灾害已不再是盐山人民的主要威胁，抗旱又转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随着天时的不断变化，县委不断调整保丰收的措施。1988年，县委政府又把姜家洼列为重点农业开发区，田林路水电配套，科技送到田间，粮棉产量翻番，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亩产“跨长江”已成为现实。1991年6月，我随众参观农业开发区，再到姜家洼，只见台田已变成园田，旱田已变为水田，棉苗吐翠，麦波起伏，兴致所至，吟咏一首，以表欣愉。

    姜洼二十五冬前，大战台排纵火烟；

    今是重来寻故地，已非昔日换新天；

    田园机井星棋布，阡陌电杆线缆牵；

    旱涝保收高产稳，从兹无岁不丰年。

                            （作者系盐山县直机关原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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